
郑哲敏对力学发展的思考从未停止。
他强调，力学研究要加强与其他技术

学科、广大工程技术领域的交叉和合作，
要发展交叉科学，充分发挥力学的开拓创
新与服务功能，如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材
料科学与冶金及化学工程、能源科学与工
程、生物医学工程、纳米技术等。他希望力
学打开大门，走进并加入更多的行业，努
力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传统工业现代化和
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郑哲敏提出的流体弹塑性理论，

未来的应用将不仅仅局限于爆炸领域，只要
是与能量快速释放相关，都能得以应用。“爆
炸力学刚开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爆炸现
象很普遍，最大的是宇宙大爆炸，陨石对地球
撞击也是爆炸，还有激光爆炸、电火花爆炸。
许多工业领域，都与此有关，我猜想爆炸的理
论和应用还将得到更大发展。”

郑哲敏对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也始
终在进行。

对当下许多科研工作者着眼于眼前利
益，热衷于解决短期问题，却对基础科学缺乏

恒心与耐心的现状，他并不满意。
“必须承认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我一向主

张基础要打好，基础没有打好，谈不上搞科
研。理论学得越深，解决问题就越透彻。”

“搞应用科学、搞工程科学，要了解工程
后从工程中提出科学问题，这不能靠工程师，
提出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责任。找到困难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提炼然后进一步解
决，找到一条路子、创造一种方法，这是科学
研究该承担的责任。”

“技术科学不是给工业‘打小工’，而是解

决工业共性、规律的问题。如果离开这个本质
去做别的，就不是科学研究了。”

⋯⋯
郑 哲 敏 喜 爱 阅 读 哲 学 书 籍 ，在 他 看

来，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期
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在这种精
神的指引下，欧洲的文艺复兴、现代科学
的发展等多次对人类文化影响深远的“质
变”出现。探索精神相对薄弱，是造成我国
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

“ 科 学 研 究 是 枯 燥 和 辛 苦 的 ，要 经 得
起寂寞和痛苦。搞科学试验，一条曲线出
来，与想象不一样，让人苦恼。可发现规律
的刹那，那苦尽甘来，令人欣喜。”正是在
不懈的上下求索中，郑哲敏体会着苦尽甘
来的科学之美。想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
体会这科学之大美。

郑哲敏郑哲敏：：求索爆炸求索爆炸 以力证道以力证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鲍晓倩

1954 年 9 月，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开美
国，辗转欧洲，终于于次年 2月回到祖国。

排除万难，也要回到这片土地上。郑哲
敏出生于山东济南，他的求学历程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初中二年级时，日本侵华战争爆
发，学业一度中断。少年时目睹山河之破碎、
国家之贫弱，他决意要学“有用的东西”，入西
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后转入机械系，毕业后留
在清华大学任钱伟长教授助教。“我为什么对
工科有兴趣，对物理有兴趣，最终走向力学？
从那个旧时代过来的人，总对富国强民有情

怀。鸦片战争的耻辱在身上背着，太想为国
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回首往事，一贯
平和的郑哲敏，情绪暗涌。

对郑哲敏来说，在求学过程中遇到好老师
的两大受益，一是科学精神，二是做人原则。

1948 年，在梅贻琦、陈福田、钱伟长、李
辑祥的推荐下，郑哲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求
学，在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此
后，他获得应用力学与数学博士学位，并在热
弹性力学、流固耦合力学等新学科方向上崭
露头角。

回国前夕，钱学森特地跟他谈心，告诉他
回国后不见得能做高精尖研究：“也不知道国
内科研水平如何，只能是国家需要什么，你就
做什么。”此后的岁月里，郑哲敏的科研人生，
始终践行着这番话。

刚到北京，中科院甚至连力学所都还没
有，郑哲敏到中科院数学所设立的力学研究
室工作。几个月后，钱学森也冲破阻力回到
祖国，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则一起参与
创建工作。上世纪 50 年代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正需要郑哲敏这样的人才参与国家建设，

但这也意味着他开始远离世界力学最顶级的
研究方向。

放弃在美国的前沿研究回国，是郑哲敏
圆其报国理想的无悔选择。“当然，把我们的
工作放在全球版图里，在深度、在创新意义、
在科学价值上，都是第三世界的，这一点必须
承认。但在国家舞台上做事情，我施展的空
间很大。”

遗憾也不是没有，“文革”时期，科研工作
中断，生活之苦他不觉得，时间浪费却让他揪
心，“糊里糊涂参加了很多批判会，花了很多
时间，真正坐下来做工作的时间少得可怜”。
上世纪 80 年代初，“高能粒子、高能激光出来
了，所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本人也有点胆
怯，不敢想，所以该抓的发展机遇溜走了。当
时投入得太少了，本来可以推动爆炸成形向
前走得更远，这是我一个大遗憾”。

家和国，一生无悔的情怀家和国，一生无悔的情怀

谁曾想，爆炸力学的泰斗郑哲敏，其实
一直到 1960 年都没有见过炸药。“刚开始也
觉得危险，见着雷管会慌。”他笑着说起来。

中科院力学所组建之初，就提出“每个
组的研究方向要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问题”。
郑哲敏出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围绕国家重
大问题”，他开始进行水坝抗震的研究，又领
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搞爆炸力学研究，是国家所托。因中苏
交恶，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1960 年，郑哲
敏受航天部门委托，研究爆炸成形问题。钱
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
为爆炸力学，将开创这门学科的任务交给了
郑哲敏。

郑哲敏不负所托，成功研究出“爆炸成
形模型律与成型机制”，并与工业部门合作，
应用此理论成功地生产出高精度的导弹零
部件，为“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

4 年后，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研究，郑哲
敏承担了相关任务。他主动考虑地下核爆
炸威力的预报问题，在大量实验和计算分析
的基础上，郑哲敏 1965 年独立地与国外同行
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
塑性体模型，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当量
预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奠定了爆炸力学学
科建立的理论基础。

1971年，从干校返回中科院力学所后，郑
哲敏继续致力于爆炸力学的研究。针对常规

武器最重要的穿破甲问题，经过10年努力，郑
哲敏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
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
题，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

国家需要什么，什么就是郑哲敏的研究
方向，这也促使他对科学的独到认识越来越
清晰：“科学的认识既来自于基础科学的研
究，也来自技术科学的研究，因为他们都属
于科学实践的范畴，都以发现和创新作为追
求的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建设如火如
荼。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连云港有关方面找
到郑哲敏求援。当地要修建一个 6.7 公里的
海堤，预计造价 1.7 亿元，由于海底淤泥太
深，如用挖泥船施工不仅价格过高，且施工
工期太长。郑哲敏利用流体弹塑性理论，用
爆炸的方法解决了淤泥问题，项目成本节省
了三分之一。港口建设中爆炸处理水下软
基的方法，随后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和应用。

半个世纪以来，爆炸力学在我国多个领
域得到重要应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中
国科学院院士、力学家白以龙评价说：“流体

弹塑性体模型的提出，是一个跃进而不是渐
近。从核爆炸到海堤建设到加工一个零件，
许多貌似不相干的领域，都能得以应用。”

技术科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工程
技术，而是二者结合产生的“化合物”，迸发
的能量惊人。正如郑哲敏所描绘的，“技术

科学把开辟新的技术领域、以创造和带动尖
端技术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目标”。

1993 年 ，郑 哲 敏 收 到 一 封 来 自 美 国
的 意 外 来 信 ：由 于 在 爆 炸 力 学 理 论 和 应
用 上 的 成 就 ，郑 哲 敏 当 选 我 国 第 三 位 美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爆炸力学，解决问题的技术科学爆炸力学，解决问题的技术科学

自由探索，苦尽甘来的科学之美自由探索，苦尽甘来的科学之美

郑哲敏瘦小，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眼神里却透着光。
作为我国爆炸力学的开创者，穷其一生，郑哲敏所做的都是希望能更

多地解决问题。
“今天的科学由两部分组成，即以基础研究为目的的基础科学和以应

用研究为目的的技术科学。”2001年，他在《关于技术科学与技术科学思想

的几点思考》中这样写到。
技术科学的思想，从钱学森那里一脉相承，郑哲敏终生实践之。和许

多归国爱国科学家一样，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是他那一代人的坚守。
这坚守，令他毕生在科学的世界里上下求索。2013年1月，89岁的郑

哲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年，距他离美归国，已然58年。

科学精神
是一份责任与坚守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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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消息，郑

哲敏最大的感触却是一个“怕”字。“有了名誉就

有责任，我这么大年龄了也不知还能尽多少责

任，我怕自己完不成。”

话语朴素，却沉甸甸。这沉甸甸里，是郑哲

敏这一代科学家积淀的责任与坚守。

青年意气风发时，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

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解决什么；中年功成

名就时，坚持技术科学之信念，致力拓展爆炸力

学应用于方方面面；老来当颐养天年时，却仍希

望能在科学领域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

他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在国家某些重大工

程遇到重大挫折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非传

统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从理论上进行推演，提

出解决方法。

他关注爆炸力学的最新研究，及时了解世

界力学发展的最新方向，在最前沿问题上，指导

力学所向前发展，希望和更多的人一起推动我

国力学科学体系的发展。

他热心国际学术交流，相信“科学的繁荣孕

育于信息的自由交流之中”，以 84 岁高龄到澳

大利亚申办世界力学大会，推动世界力学大会

2012年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

他忧心我国科学的未来发展，关切基础科

学的投入问题，对过于热衷社会活动和经济利

益的学生严厉批评，期望更多人投身需要“耐得

住寂寞”的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是执着的探索，是创新的勇气，

更是一份责任与坚守。这份责任，是以国家需

求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这份坚守，是对科学永

不懈怠的探索。

郑 哲 敏 用 他 的 人 生 ，为 科 学 精 神 写 下

最好的注脚。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郑哲敏

19781978年郑哲敏年郑哲敏（（右二右二））与科技人员讨论工作与科技人员讨论工作。。（（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2002 年，“三峡三期围堰爆破拆除方案设计

与研究”项目验收后，郑哲敏（右三）视察三峡船闸

工地。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郑 哲 敏 ，男 ，1924 年 10 月 出 生 于

山东省济南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名 誉 主 任,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美 国 工 程 院

外籍院士。

国际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

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

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

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在地

下核爆炸效应的研究中，与合作者一起

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为我国首次

地下核爆当量预报作出了贡献；在穿破

甲研究方面，为我国相关武器的设计与

效应评估提供了坚实的力学基础。基于

流体弹塑性理论，还开辟了爆炸加工、瓦

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关键技术

领域，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核心难

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9561956年郑哲敏年郑哲敏（（右右））与郭永怀亲切交流与郭永怀亲切交流。。（（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